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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圖論之十： 

弘一大師作畫的參照系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在研究弘一大師出家後繪畫作品之初，結合弘一大師的多數畫作產生於一九二九至一九

三三年這一事實，筆者曾為弘一大師預設下了一個條件，即大師作畫一定有臨本，或畫譜一

類的參考書，否則在他弘法繁忙、身體狀況不佳的情況下，大師不可能有旺盛的精力投入大

量的繪畫作品的創作構思。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筆者的這一預設得到了證實，即弘一大師

的作畫，確實得益於畫譜或前人的作品。 

弘一大師對中國古時之佛像作品和日本的佛像（佛像題材的繪畫作品分類甚細。此述之

「佛像」乃泛指）都很熟悉，也很偏愛。如今檢視文獻，就佛像而言，我們可以知道弘一大

師起碼熟悉以下中國古代的典籍：畫典《選佛譜》、《選佛圖》、《釋迦如來應化事迹》（弘

一大師點評：「附有圖甚精」）、《觀經圖頌》（為觀無量壽佛圖）、《極樂莊嚴圖》、《西

方接引圖》（此二種皆阿彌陀佛等像）、《釋迦佛坐像》、《地藏菩薩像》[註 1]、《觀音寶

相》二巨冊。[註 2] 

又：弘一大師在一九二四年致蔡丏因的信中說道：「尊處或無適宜之佛像，今附郵奉日

本名畫《華嚴圖》三葉，又古畫《阿彌陀像》三葉，以各一葉奉與仁者供養。如李、孫二居

士亦發心供養者，乞以其餘轉施二居士。」弘一大師也曾寫信要求劉質平請過佛像：「再乞

仁者暇時，往北火車站寶山路口佛學書局，購請下記之書，以惠施朽人，至為感謝。(一)《一

切經音義》一部，一元二角六分。(二)地藏菩薩像，大張一張四分，不著色彩的……」[註 3] 

關於日本的佛像書，弘一大師出家不久就有收藏，並陸續購請。一九三六年正月初八日，

弘一大師致夏丏尊信中說：「前年承護法會施資購日本古書（其書店，為名古屋中區門前町

其中堂），獲益甚大。今擬繼續購請。乞再賜日金六百元，托內山書店交銀行匯去，『購書

單』一紙奉上，亦乞托內山轉寄為感。」此信寫於一九三六年初，信中說「前年承護法會施

資購日本古書（其書店，為名古屋中區門前町其中堂），獲益甚大」。[註 4]說明弘一大師至

少在一九三四年已向日本名古屋其中堂購過書，且「獲益甚大」。弘一大師在信中所說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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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在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九月版《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裡有錄，

其中與佛畫直接有關的圖書有：《十八物圖》、《釋迦御一代記圖會》、《佛像圖彙》、《佛

像圖鑒》、《佛像新集》和《法寶留影》等。 

弘一大師向來偏愛日本的佛像。筆者曾採訪蔡丏因之子蔡大可先生，蔡先生說：蔡家舊

藏弘一大師贈送的日本佛像明信片若干。這些明信片上印有佛像，並由弘一大師親手重新描

繪，形象更為生動，為大師贈與蔡丏因留作紀念者。現已不存。[註 5]無獨有偶，一九三三年

農曆四月三十日，弘一大師在給性願法師的信中也說到了日本明信片畫：「又有日本書二冊

及信片畫三套，乞轉奉芝峰法師。」[註 6] 

弘一大師繪畫作品較多的時期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年。在這之前，他其實已經擁有日

本佛像書籍，其中就包括一九三六年又提出購請的《佛像新集》。比如早年他在杭州招賢寺

時就送給學生李鴻梁一冊《佛像新集》，並要他畫其中的佛像。李鴻梁在〈我的老師弘一法

師李叔同〉一文中就說過：「有一次我到招賢寺去……臨走時，法師還送了我幾個他從山上

拾來的野乾果和一部日本版《佛像新集》，計兩冊。並囑我畫千手觀音及文殊、普賢像各一

幅，預備影印。」又說：「一九二九年九月二十日為法師五十壽，我在一星期前，趕把數年

前命畫的多面千手觀音菩薩像畫好，於十九日下午趕到白馬湖（春暉中學在白馬湖，經亨頤

任校長）……。」[註 7]（李鴻梁此言係指農曆）這裡須引起人們重視的應是弘一大師在創作

繪畫作品時，尤其是佛像時應該是受到日本繪畫影響的，或在日本佛畫書籍裡獲得了啟發，

亦或是將日本佛畫書籍作為他自己繪畫的參考資料。 

弘一大師佛教題材的畫作受中國古代佛像作品

的影響是顯而易見的。比如弘一大師有《觀音‧心

經》手卷。其觀音造形與他的另一張觀音屏條及觀

音冊頁中的一幅畫一致。其實此畫的造型、構圖在

清代就有過。清代人嚴振屺有紙本彩畫觀音圖一

幅。通過對比，可知弘一大師在作畫時是參考了嚴

振屺畫作的。再如，清代梁瑛有紙本墨畫觀音與童

子一畫。而弘一大師也有另一心經書畫手卷和觀音

與童子條屏，其觀音與童子的造型、構圖一眼便可

看出這是參考梁瑛作品的。中國古代的觀音圖資料

十分豐富。由於弘一大師對這些畫作的瞭解，他在

作畫時用古人筆下的佛像造型為參考來作畫是十分

正常的事情。 

就弘一大師的羅漢圖而言，這也是有臨本的，

而臨本的作者則是馬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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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駘，字企周，號邛池漁父，又號環中子，回族，生於一八八五年，卒於一九三五年（一

說為一九三六年），四川建昌人，一九二一年起定居上海。曾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此

人於山水、人物、花卉、鳥獸、蟲魚，無所不畫，畫無不工。其繪畫作品多次出國展覽，馳

名海外，被譽為「畫學博士」、「世界畫筆」。著有《馬駘畫問》、《馬駘畫寶》（又名《自

學畫譜》）、《企周圖剩》、《四言畫訣》及《企周畫集》等。其中《馬駘畫問》最受國內

外藝壇重視，當時曾被著名畫家黃賓虹所讚許，譽為是繼《芥子園畫譜》、《馬駘畫寶》之

後又一傑作。值得注意的是，馬駘還有羅漢長卷留存於世。據〈醉似米芾得雅趣  石居渾若

小蓬萊──記收藏家王宗義先生〉一文報導：「寧夏吳忠市人民醫院主任醫師王宗義先生，

雖已年過花甲，卻依然神采奕奕。王老喜好頗多，尤其酷愛收藏。」有一次，他的收藏熱情

感動了一位女店主，女店主「主動拿出清末民初著名畫家馬駘的浮水印畫卷〈一百羅漢圖〉，

並以較低價格轉讓給王老收藏」。[註 8] 

馬駘與黃賓虹、張大千等均友善，其中張大千、張善仔兄弟還是由他引介到上海畫壇的。

因此可以說，馬駘也為張氏兄弟後來在藝術界的發展提供過幫助。可以這樣認為，馬駘是二

十世紀二、三○年代的一位很有影響的畫家，尤其是他的畫譜，影響了許多人。相反，在今

天，馬駘的名字卻不被人們所重，除了介紹較少外，可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多以作畫譜

立世，似乎少了一點「藝術家」的氣質，容易被人忽視。馬駘在中國清末民初美術史上的地

位自有專家會去評判，筆者要指出的是，弘一大師的羅漢畫卻是直接從馬駘的畫譜中而來。

以下即是馬駘的部分羅漢畫與弘一大師的羅漢畫的比較。[註 9] 

通過以上比較，問題已經很清楚，弘一大師作羅漢圖是在馬駘畫譜的基礎上變化而成的，

其人物造型、面部表情一致。其區別則在於弘一大師的畫面更簡潔，繪畫的技巧更高，畫面

感覺也更具現代性。弘一大師早年畢竟學過西洋畫，具有深厚的西畫功底。（李叔同在東京

美術學校的學習成績十分突出。這有案可查。《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月報》一九一○年十月

卷中有「精勤者」一欄，上面記載道：「前學年中，精勤學業者，由本校授予精勤證書。」

當時獲得該證書的留學生中，只有李叔同一人。而如今的東京藝術大學中，仍保存著李叔同

弘一大師羅漢圖 馬駘羅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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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畢業成績單，明確記錄著李叔同是當時一同考入撰科的同學中成績最好的一位。[註 10]所

以，他筆下的佛像，造型準確，形象生動，線條的處理也比前人畫作優美得多。弘一大師佛

教題材的畫作，一派全新的氣息，讓人歎為觀止。 

弘一大師也臨摹前人的山水畫。比如，弘一大師有六幅「山色」組圖。其中已被證實為

臨摹（或稱仿作）清代畫僧髡殘作品的就有三幅。 

弘一大師臨摹前人的作品並不奇怪。他凡見有好的繪畫作品必激賞之。弘一大師為〈九

華垂跡圖〉題過圖贊，命李芳遠臨摹古代佛像，見了日本的優美蓮座禁不住寫信給蔡丏因稱

頌等等。再者，弘一大師本人也直言不諱地說是仿古山水。比如他有畫給劉質平的山水冊頁，

第一幅上有題款，曰：「寫古山水一百紙贈質平居士，晚晴院沙門論月時年五十。」又，弘

一大師於一九二七年贈給夏丏尊的山水長卷，其題款也是「歲次大辰冬初將行腳他方，寫古

山水六卷以貽丏尊居士，錢塘華嚴寺沙無等」。所謂「寫古山水」，意思就是仿作前人山水

畫。弘一大師畫山水，其本意並非為創作而創作，他是為了弘法需要或結緣之用。再如，他

在一九二四年農曆八月十七日致老友楊白民之女楊雪玖的信中說：「今晨覽雁蕩山圖，喜其

雄奇崒拔，頗擬寫其形勢，郵奉尊翁，約往同遊。……」[註 11]弘一大師看了一幅雁蕩山圖，

激起了繪圖的興味。只可惜當晚就獲知楊白民逝世的消息，最後是否「寫其形勢」也就不得

而知。如果此圖畫了，也將是一幅臨摹作品。因為弘一大師是在看了一幅雁蕩山圖後激起了

「寫其形勢」的欲望。 

最近筆者又看到一篇文章，是福建省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福建省詩詞學會副會長蔣平疇

先生撰寫的〈郭德森遺作展覽序言〉，原文於一九九三年秋發表於《郭德森遺作展覽》。該

文這樣寫道： 

 

郭德森先生雖逝五年，但含毫獨運迥發天倪之繪畫生涯與正直淳樸之古風，人們沒有

忘卻，今舉辦先生遺作展覽，當更教人緬懷不已。先生，字聲遠，一九一二年出生於

榕垣，早歲隨著名漆畫師盛文良習畫，復受業三山老畫家葉克燫，大量臨習唐宋元明

清諸大家，對人物山水花鳥無不深揣摩。一九三七年所作〈十八羅漢圖〉及嗣後精繪

的青綠山水均為弘一法師購藏，慧眼識俊才，傳為佳話。解放後，從事工藝美術，成

就突出被評為工藝師。五○年代與其他創作人員赴京為人民大會堂福建廳精製〈鷺島

風光〉等五扇立地漆畫，譽馳藝壇。一九七九年福州畫院成立，被聘為畫師，心手雙

暢，創作益豐。撫摹自然，傳達生命創作意境。先生對萬物之形象有著深刻的體會，

在體積之中具有自家意味，故而作品尤其青綠山水遠近高卑曲折深淡傳神，寫照萬象

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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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弘一大師看到精美的繪畫作品，還會自己購藏。如此說來，弘一大師臨摹古人精

妙的繪畫作品也就不是一件不可思議的事情了。 

現在有必要單就弘一大師臨摹髡殘山水圖的問題談一點意見。誠如前述，弘一大師畫山

水，並不否認自己是臨摹。弘一大師的這一組「山色」圖中有臨摹髡殘的作品的圖例，筆者

認為這個問題也還可以從弘一大師編撰《清涼歌集》的大背景去思考。現在一般認為《清涼

歌集》中的歌詞是弘一大師所作，《清涼歌集》出版時，也標著「釋弘一作歌」字樣。負責

出版者多係弘一大師學生、朋友，如此標註自然有他們敬重弘一大師的考慮。這樣說也未必

牽強。因為弘一大師確實根據歌詞的需要對所參照的原文有所改動。然而，弘一大師自己卻

願意說這是「綴錄」（見弘一大師〈世夢〉、〈觀心〉條屏的落款）。事實上，《清涼歌集》

中的五首歌，只有〈清涼〉一首為大師自創，其餘四首，〈山色〉、〈花香〉和〈世夢〉是

根據蓮池大師《竹窗隨筆》、《竹窗三筆》中的短文撰輯；〈觀心〉則採用蕅益大師《靈峰

宗論》的法語改寫。我們可以舉蓮池大師的例子。蓮池大師的〈花香〉是這麼寫的： 

 

庭中百合花開，晝雖有香，淡如也，入夜而香始烈。夫鼻非鈍於晝而利於夜也。白日

喧動，諸境紛雜，目視焉，耳聽焉，鼻之力為耳目所分而不得專也。用志不分，乃凝

於神。信夫。 

 

 

再對照弘一大師綴錄的〈花香〉歌詞： 

 

庭中百合花開，晝有香，香淡如；入夜來，香乃烈。鼻觀是一，何以晝夜濃淡有殊別？

白晝眾喧動，紛紛俗務縈。目視色，耳聽聲，鼻觀之力，分於耳目喪其靈。心清聞妙

香，用志不分，乃凝於神：古訓好參詳。 

 

蓮池大師的〈山色〉為： 

 

近觀山色，蒼然其青焉，如藍也；遠觀山色，鬱然其翠焉，如藍之成靛也。山之色果

變乎？山色如故，而目力有長短也。自近而漸遠焉，青易為翠；自遠而漸近焉，翠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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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是則青以緣會而青，翠以緣會而翠。非唯翠之為幻，而青亦幻也。蓋萬法皆如

是矣。 

 

弘一大師綴錄後的〈山色〉歌詞為： 

 

近觀山色蒼然青，其色如藍。遠觀山色鬱然翠，如藍成靛。山色非變，山色如故，目

力有長短。由近漸遠，易青為翠；自遠漸近，易翠為青。時常更換，是由緣會。幻相

現前，非唯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萬法皆然。 

 

再舉一例，蓮池大師的〈世夢〉為： 

 

古云：「處世若大夢。」經云：「卻來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云若云如者，不得已

而喻言之也。究極而言，則真夢也，非喻也。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老，自老而死。

俄而入一胞胎也。俄而出一胞胎也。俄而又入又出之無窮已也。而生不知來，死不知

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而不自知也。俄而沈地獄，俄而為鬼為畜，為人為天，

升而沈，沈而升，皇皇然，忙忙然，千生萬劫而不自知也。非真夢乎？古詩云：「枕

上片時春夢中，行盡江南數千里。」今被利名牽，往返於萬里者，豈必枕上為然也。

故知莊生夢蝴蝶，其未夢蝴蝶時亦夢也。夫子夢周公，其未夢周公時亦夢也。曠大劫

來，無一時一刻而不在夢中也。破盡無明，朗然大覺，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夫是之謂夢醒漢。 

 

對照弘一大師綴錄的〈世夢〉歌詞： 

 

卻來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老，自老而死。俄入胞胎，俄出胞

胎，又入又出無窮已。生不知來，死不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不自知，非

真夢歟？枕上片時春夢中，行盡江南數千里。今貪名利，梯山航海，豈必枕上爾！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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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夢蝴蝶，孔子夢周公，夢時固是夢，醒時何非夢？！擴大劫來，一時一刻皆夢中。

破盡無明，大覺能仁，如是乃為夢醒漢，如是乃名無上尊。 

 

通過對照，弘一大師實際上只是根據歌詞寫作的要求對蓮池大師的文字作了編錄。弘一

大師自謙為「綴錄」，這才是最合乎情理的。如果我們把這一現象與弘一大師臨摹髡殘的山

水圖聯繫起來，是否也可以說這是「文字的臨摹」呢？誠如筆者在本書第一章中所述，弘一

大師作歌的計畫原本非常龐大，後終於只是編撰了這五首歌，而且還是「綴錄」。何以會出

現這樣的情況呢？還是因為弘一大師太忙。為了自己遲遲不能動筆，弘一大師多次向劉質平

述說了原因，並表達了歉意。比如他在致劉質平的信中說過：「此間參考書籍無多。且諸事

未便，心緒不整。」「歌集，於去冬居廈門時，曾竭力思之，卒不能成一首……反復思惟，

仁者囑撰歌集之事，及夏居士囑寫銅字模型之事，恐現在難以著手。夏居士處已致函謝罪，

請其原諒。今對於仁者，亦殊為抱歉。余年老力衰，屢為食言之事，問心實慚愧萬分也。」

[註 12]當然，弘一大師最後還是在一九三一年完成了「綴錄」的工作，但可以知道弘一大師實

在是沒有過多的精力從事這項工作。由此而言之，弘一大師願意以「綴錄」的方式完成《清

涼歌集》，為什麼不可以用臨摹的方式作「山色」圖呢？ 

弘一大師出家之後作畫，除了其藝術秉性使然外，更多的原因是他願意用繪畫來弘揚佛

法，或用自己的畫作實現他自己計畫中的弘法、結緣之事。這就像他寫字結緣一樣。所以，

弘一大師臨摹他人之作，既符合他當時的實際狀況，也符合他作畫的本意。至於弘一大師為

什麼只畫了「山色」組圖六幅，而沒有為其他歌曲作畫，即「山色」是具象的，易於描繪，

而像〈觀心〉、〈世夢〉、〈花香〉和〈清涼〉都是相對抽象的，不易描繪。這是顯而易見

的道理。 

從理論上講，在中國書畫藝術史上，許多書畫精品是靠了「摹本」形式才得以流傳下來

的。如顧愷之、王羲之、趙昌等等，他們的一些畫本都有因了摹本而傳世的現象。而有的書

畫家的作品樣式，若不是依靠摹本，或許早已失傳亦未可知。故臨摹與贗品不能畫等號，有

時至少是一種善意的「制贗」行為。此外，無論中外，在傳統繪畫的框架內（現代派除外），

習畫必經過臨摹的途徑，猶如習字的臨帖。而弘一大師臨摹前人的作品，應該沒有非己之舉

即失傳於世的觀念。也不會有增長國畫技藝的企圖，而是為了弘揚宣傳佛教藝術，或以己之

舉行方便之事，或以畫作廣結善緣。他臨摹髡殘的山水圖應屬於此。 

關於畫技，髡殘自然水平很高。但弘一大師的臨摹畫，似乎更講究山水畫的遠近關係。

比如，髡殘原作中的近山與遠山的筆墨是相近的。而弘一大師在圖中的遠山只是疏淡的筆墨，

符合視覺規律和西洋畫原理。此也正如〈山色〉歌詞所述之近觀山色與遠觀山色的山色變化，

實乃「山色非變，山色如故，目力有長短」也。設想，假如弘一大師一味臨摹，把遠山近山

畫得同髡殘原作一樣，哪裡還會有像歌中唱到的山色「時常更換」的情形？另外，髡殘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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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用筆繁密，而弘一大師之圖則疏密有度。顯然，這些既因為弘一大師有扎實的西洋畫基

礎，也是弘一大師在仿前人畫作時善於根據實際作變化所致。以下是髡殘作品與弘一大師的

仿作之對比： 

弘一大師出家前就善於在前人或國外藝術作品的基礎上進行再創作。例子很多，僅舉聲

名遠揚的歌曲〈送別〉為例就可以說明問題。〈送別〉是李叔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然

而對於〈送別〉，長期以來卻有一個不太引人注意的宣傳失誤。由於人們對此歌宣傳得多，

研究得少，所以大多數人都以為此歌的詞與曲皆為李叔同所作，許多傳播媒體也是這麼介紹

的。其實〈送別〉的曲子原本是美國通俗歌曲作者 J．P 奧德威所作，歌曲的名字叫〈夢見家

和母親〉。由於此曲十分優美，日本歌詞作家犬童球溪（一八八四－一九○五）便採用它的

旋律填寫了〈旅愁〉。〈旅愁〉刊於犬童球溪逝世後的一九○七年。此時正值李叔同在日本

留學且又熱衷於音樂，他對〈旅愁〉當有較深的印象。 

〈送別〉採用了〈夢見家和母親〉的旋律，但歌詞卻是受了〈旅愁〉的影響。〈旅愁〉

的歌詞是這樣寫的： 

 

西風起，秋漸深，秋容動客心。獨自惆悵歎飄零，寒光照孤影。 

憶故土，思故人，高堂念雙親。鄉路迢迢何處尋，覺來歸夢新。 

弘一大師〈山色〉圖 清‧髠殘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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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李叔同的〈送別〉歌詞是：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連天。晚風拂柳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零落。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由此可見，〈旅愁〉、〈送別〉兩首歌不僅旋律相同，歌詞意境也相近。 

李叔同作詞深受中國古典詩詞的影響是無可置疑的。但人們在研究他的歌詞時也不能忽

視他受日本歌曲作家的影響。〈送別〉歌詞受犬童球溪〈旅愁〉的影響，而被稱為〈送別〉

姊妹篇的〈憶兒時〉也同樣如此。 

犬童球溪曾有一首〈故鄉的廢宅〉，其歌詞是： 

 

離鄉背井，一別經年，遊子整歸鞭。 

花樹掩映，小鳥依人，風起麥浪翻。 

溪水潺潺，遊魚倏忽，渡橋過前川。 

眼前景物，恍似昨日，依稀猶可辨。 

惟見故宅，破落無人煙。 

頹垣敗草，荒圮不堪看。 

 

再看李叔同的〈憶兒時〉： 

 

春去秋來，歲月如流，遊子傷飄泊。 

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掾，老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閑情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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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歡樂，斯樂不可作。 

兒時歡樂，斯樂不可作。 

 

可見，〈憶兒時〉的意境與〈故鄉的廢宅〉十分相近。其「光景宛如昨」、「小川遊魚」

等句亦是從犬童球溪那裡引用變化而來的。所以，我們目前考察李叔同的歌曲，當溯其在日

本留學時的行跡。 

李叔同作歌，雖受歐美曲調和日本歌詞的影響，但他卻能考慮到中國人的接受程度，其

歌詞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其曲調也能作適當的修改。〈送別〉的曲子就與〈夢見家和母親〉

不完全相同，其中每四小節出現一次的切分倚音已被刪去，顯得乾淨利落。另一位中國近代

音樂家沈心工曾作過一首〈昨夜夢〉的歌詞，也使用了〈夢見家和母親〉的原曲，保留了切

分倚音，卻沒有能像〈送別〉一樣深入人心。這也是李叔同在接受外來影響過程中的獨特而

高妙之處。而從此例，也可以幫助人們理解弘一大師臨摹馬駘、髡殘作品而又不等同於馬駘、

髡殘作品的原因。 

關於弘一大師繪畫作品與日本佛畫的關係問題，目前只能以弘一大師收藏和向日本名古

屋其中堂求購的日本佛畫書籍為研究線索。筆者於二○○五年六月分別請日本東京藝術大學

（即原東京美術學校──李叔同的母校）美術學部教育資料編纂室吉田千鶴子教授、日本熊

本大學西槙偉教授和我的日本研究生佐藤由佳小姐在日本查找弘一大師曾收藏和求購過的日

本佛畫書籍。蒙三位鼎力相助，於二○○五年九月先後為我找全了這些佛畫書籍，並為之複

印。通過研究，可知弘一大師的繪畫作品，多少是汲取了日本佛畫營養的。（按：據吉田千

鶴子教授調查，其中堂的總店原在名古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燒毀。目前，其中堂京都店

還存在，但已無早期的檔案記錄。）我們先對目前查得的版本就弘一大師收藏和求購過的日

本佛畫書籍作一介紹。 

《十八物圖》：即大乘比丘十八物圖，敬光著於日本永安二年（一七七三），是介紹中

國僧侶經常隨身攜帶的十八種法物。為畫佛像者必須明瞭的基本常識。 

《釋迦御一代記圖會》：山田意齋著，葛飾北齋畫，日本弘化二年（一八四五）。書中

為日本著名漫畫先驅者之一葛飾北齋根據各類書籍創作的各種佛像。 

《佛像圖彙》：土佐秀行著，日本天明三年（一七八三），為研究佛教美術史的參考書。

書中有各種佛像造型。 

《佛像圖鑒》：目前查得的為《新纂佛像圖鑒》，國譯秘密儀軌編纂局編，一九三○年。

也是一本研究佛教美術的參考書。書中有各種佛像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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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新集》：權田雷斧、大村西崖著，初版為大正八年（一九一九）出版。此書內容

十分豐富，分為五篇。據此書序言，此書「出像四二二圖，皆有所憑」。故為一本詳盡的佛

畫參考書。客觀的事實是弘一大師很早就收藏了此書。 

《法寶留影》：大正十四年（一九二五）十月三十日印刷，十一月一日發行，大正一切

經刊行會編纂發行，大雄閣發賣。此為一部據佛教經典原本圖片而編輯的圖版集。 

綜合觀察，日本佛畫書籍對弘一大師的影響，並不像中國古代佛畫那樣可以直接為弘一

大師摹仿。弘一大師更多地是在這些書籍中獲取了許多畫佛的資料。比如日本佛畫書上的諸

多觀音、羅漢造型，其姿勢、站立坐臥的形態等，應該是為弘一大師作畫提供過幫助的。同

時還須指出的是，以上所列之書，僅限目前所見文獻所載。誰都不能說弘一大師沒有參考過

其他日本的佛畫書籍。與借鑒中國古代佛畫一樣，弘一大師只是參考了造型、姿態等，弘一

大師繪畫作品中透露出來的嫺熟繪畫技巧和嶄新的畫風卻是精美絕倫的。 

當然，也不能無視中國民間流傳的佛像畫本。這些畫本中，諸如羅漢、觀音的形象十分

豐富。在弘一大師的那個年代，這類畫本多有流傳。作為弘一大師這樣一位關心美術的高僧，

自然不會視而不見。對於這個問題，柯文輝先生在《弘一大師書畫集》前言中曾說：「六十

年前，我在安慶太平寺懶悟法師處見過清代木刻線裝描印本，構圖似本書所載圖像，書名已

忘，造型用筆印象模糊，對後人有無影響，無從論讓，望博聞高識同人指教！」[註 13]柯文輝

先生在這裡也是為了給讀者以提示，以引起重視。然此問題畢竟尚無直接的史料可證，筆者

不妄論。也算是一種提示罷了。 

按：承蒙《普門學報》的厚愛，筆者已在以往連續刊載了「弘一大師圖論」九題。本文

是第十篇，也是最後一篇。按筆者的最初計畫，這「圖論」主要是結合弘一大師的生平，以

圖片為主要依據來研討、論證弘一大師的行持。但在寫作過程中，發現了弘一大師出家後的

繪畫作品。佛教講因緣，為此筆者也就將計畫另作調整，這就有了後幾篇專論大師繪畫的文

章。在研究弘一大師繪畫作品的過程中，筆者得到了眾多前輩和學者的關心，尤其是星雲大

師的關愛讓我銘記。關於弘一大師繪畫作品的研究，筆者目前已寫完專著《弘一大師繪畫研

究》，即將出版。在此先作預告。 

 

【註釋】 

[註 1] 見弘一大師致姚石子信，《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九月）

第二○六頁。 

[註 2] 見弘一大師一九三九年農曆六月十六日致李芳遠信。弘一大師還要求李芳遠「習覽臨摹」這些觀音像。

同 [註 1]，第二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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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弘一大師一九二四年致蔡丏因的信，及致劉質平信均見同 [註 1]，第一○一、一五四頁。 

[註 4] 見弘一大師一九三六年正月初八日致夏丏尊信，同 [註 1]，第一三二頁。 

[註 5] 見筆者《弘一大師考論》一書（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二年七月）。 

[註 6] 見弘一大師一九三三年農曆四月三十日致性願法師信，同 [註 1]，第二七○頁。 

[註 7] 見李鴻梁〈我的老師弘一法師李叔同〉一文，載《浙江文史資料選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年

六月）第二十六輯。 

[註 8] 〈醉似米芾得雅趣  石居渾若小蓬萊──記收藏家王宗義先生〉一文載二○○三年九月十五日（瀋陽）

《晚晴報》。 

[註 9] 馬駘之羅漢畫取自張弓長策畫審訂，古文化研究組編著之《中國古典羅漢飄逸畫典》一書（台北常青樹

書坊，一九九九年八月）。 

[註 10] 參見劉曉路，〈青春的上野：李叔同與東京美術學校的中國同學〉，載《弘一大師藝術論》（西泠印社

出版社，二○○二年十月）。 

[註 11] 見弘一大師一九二四年農曆八月十七日致楊雪玖信，同 [註 1]，第一七五頁。 

[註 12] 見弘一大師致劉質平信，同 [註 1]，第九十九、一○○頁。 

[註 13] 見柯文輝、李新華編，《弘一大師書畫集》（河北教育出版社，二○○五年八月）。 


